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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老孙骑上他的老伙计——
一辆二手摩托车，往河西一户人家赶去。

这里是位于湘中腹地资江边上一个叫
大新镇的地方。大新镇境内有水域近四十
公里，河道迤逦蜿蜒，两岸群山耸立，崖危
岩翠；奇峰异石，千姿百态。河道如织如缎，
蜿蜒蛇行，岸芷汀兰，秀丽异常，素有“小三
峡”之美称。

老孙骑着摩托车上了铁索桥，桥面木板
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整个桥晃悠不
已。大约三分钟左右，老孙的车才在剧烈的
晃荡下轰鸣着过了桥，老孙丝毫不觉惊险。
他在此已工作十多年，骑车过桥也成为了他
每天的寻常事。这个必修课他可以得满分。

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洒下缕缕阳光，
江面水雾迷蒙，波光荡漾，如万千星辰坠落
银河。此时的资江温柔安宁，她沉睡在这清
晨恬静的美梦里，没有了网箱和大鱼网的
束缚，没有了“鱼雷”的轰炸和电鱼机器的
嗡鸣，她的孩子们自由地遨游在碧绿的水
流中，多么幸福，多么轻松自在。

老孙虽然只是大新镇一名普通的乡镇
干部，但这里俨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这里
的人们、青山、绿水、飞鸟、游鱼，无一不牵
动着他的心。他踩着油门的脚不由得放轻
了些，摩托车轻快地朝着河西五组王老头
家里奔去。

这一段时间，老孙经常来“蹲守”王老
头，这已是第五次了。每次来，老头要么避
而不见，要么对他横眉冷对。老孙每次见到
他，都会把上面的政策和精神翻来覆去地
跟他解释，可任他嘴皮说破，王老头就是不
肯松口切割自家渔船。大新镇有常住人口
五万余人，散住在河边的大概有两千户左
右，家有渔船和网箱的大概有六十二户，总

体基数不是很大。半个月来，为了禁渔这项
工作，老孙和镇里的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出
入各村各户，河东河西来回跑，上门宣传政
策、走访摸底排查，到最后再劝他们切割渔
船，撤除渔箱。

渔船还剩两艘。一艘是张老六家的，他
不肯交出渔船的原因是他饭店的招牌菜就
是河鱼，以后没有渔船不好到河里打鱼了。
一艘是河西的王姓老人家的，他说自己世
世代代都居住在资江边，家中代代都是这
样打鱼撒网过来的，打鱼是他每天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渔船是他的老伙计，他
不能没有它。

新邵县大新镇段的资江清澈纯净，河
底水草丰茂，鱼群种类丰富，草鱼、鲤鱼、鲫
鱼、鲢鱼等在此繁衍生长，自由嬉戏。这里
一度是鱼儿们的天堂，也是渔民们趋之若
鹜打鱼的好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道
里密密麻麻的网箱“合纵连横”，在水面绵
延数十里，同时出现的还有河流中铺天盖
地的“天网”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渔船。有
人开着船大肆撒网，有人背着捕鱼机器寻
找目标，还有人拿着威力巨大的“鱼雷”，时
不时在河面上弄出惊心动魄的炸雷声，水
面被劈开了，无数鱼儿在劫难逃……

“王大伯，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摩托
车往上拐过一道弯，老孙就看见王老头坐在
自家堂屋门前的小板凳上，正慢条斯理地卷
着叶子烟呢。等老孙把摩托车熄火停好，他
才发现今天的王老头神情平静，没有了前几
次见他到来的不耐烦情绪。等王老头把烟卷
好叼在嘴里，老孙赶紧从兜里掏出打火机，
凑近了为他点上纸烟。老孙自己不抽烟，但
他每次下村都会把打火机揣在身上。

“我特意在等你来！”吸了一口烟，王老

头开口说道，“小孙啊，你这些天为我这船跑
上跑下，很辛苦，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

“大伯，您说哪的话，这都是我们应该
做的呀。”老孙实在有点惊讶，他在心里嘀
咕，这王老头一个晚上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看着怎么更让人放不下心来呢。

“昨晚，我家儿子特意打电话来，批评
我不讲政策，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道理，又给我讲了一遍。他说，外面那些大
江大河大湖的渔民都上岸了，我这个非正
式渔民，更应该响应国家号召，要不然他都
替我感到羞愧。昨晚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
你们年轻人讲得有道理。这河里的水啊，确
实一年不如一年清了，鱼也一年比一年少，
再这样下去，河里的鱼迟早都会搞光，到时
子孙后代别说打鱼，怕是连鱼都认不得
啰。”他吸了口烟，停顿了一会说道，“那船，
就在码头上，你叫人来帮我把它拖走吧。”

老孙实在很意外，他今天已在心里预
建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没想到这个王老
头就这么想通了。他有些激动地上前一把
握住王老头的手，大声说道：“谢谢老伯理
解，我这就叫人来。”

老孙叫人来到河西的岸边，他看着那静
静停泊在码头的王老头家的老渔船，这渔船
浑身锈迹斑驳，有着日积月累的沧桑岁痕，
每一道痕迹都好像在无声诉说着那些与资
水有关的久远故事。可是时光飞速向前，属
于它的风光岁月终究是远去了……

此时阳光冲破云层，直射到江面上，江
水一如既往的碧绿清澈，缓缓地向东流，蓝
天白云及两岸青山倒映其中，鱼儿自由自
在游荡……老孙看着这水墨丹青的资江，
欣慰地笑了。

（吴艳红，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江绿水漫天来
吴艳红

《顺风顺水万重山》，
是国画家何斌阳老先生
于辛卯年初夏绘画的崀
山夫夷江风光。他将此画
赠送于我，我将其挂于书
房的正中已有十年了，特
别喜爱。

我喜爱夫夷江的碧
水悠悠。她日夜奔流不
息，两岸风光秀丽，如诗
如画。如果顺夫夷江漂流
而下，可观赏到崀笏朝
天、莲潭映月、放生晚眺、
花渡春风等夫夷胜景。她
流贯崀山风景区，两岸沙
滩柳树密布，奇峰异石倒
映江面，千亩竹林郁郁葱
葱，渔船飞舟百鸟翔集，
山浮云中江绕山中，民居
竹篱稻谷飘香……

我喜爱夫夷江旁忠
于职守的啄木鸟石。这一
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啄
木鸟石，高90米，俯瞰夫
夷江，斜竖身子，石块突
出部位形似尖喙，头部圆
孔如双眼怒睁。石崖上突
立一棵树，石块挨着树
干，好像啄木鸟在啄虫。
周围翠竹满山，忠于职守
的啄木鸟，日夜守护着这
绿色的家园。

我喜爱那整装启航
的军舰石。同啄木鸟石隔
江相望的是三块舰船石，
横亘东西，前端翘起，后端

成弧线倾斜。三舰紧挨，似
编队出航。周围山峦似波
浪翻腾，崖上树影如战旗
飘飘，很是威武壮观。

我还喜爱那巍峨的
将军石。这将军石矗立夫
夷江畔，身高75米，胸围
40米，形神兼备，十里之
外，可见其伟岸身姿。将
军背负青天，下临碧水，
昂首挺胸，披坚执锐，虎
虎生威……一方山水养
一方人，崀山因这雄山秀
水，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我更喜爱《顺风顺水
万重山》，因其写照了我
的一生。1962年，我投笔
从军奔赴福建前线，出湖
南、跨江西、入福建，沿着
闽江顺流而下，一路绕峰
穿洞，过桥跨沟，不知其
数；林海竹涛，山光水色，
融为一体。后过南平、掠
闽清、穿福州、经马尾，到
达闽江口南侧东海岸边
的长乐县，用青春年华守
卫祖国。真是越过高山，
走向海洋；冲出千难，踏
破万险；酸甜苦辣，都已
尝到……

如今在书房望着斌阳
先生的这幅美画，仿佛人
在夫夷江上游，心在闽江
东海岸边走，回味无穷啊！

（伍想德，原邵阳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顺风顺水万重山
伍想德

阴雨绵绵的春季，正
是各种野菜疯长的时候，
最让人垂涎的，莫过于一
碗酸萝卜炒“雷公菌”（学
名“普通念珠藻”，俗名地
耳、地木耳、地皮菜、雷公
屎等）。

老家多山，且都是些
馒头似的小山。山上长草
长树长庄稼，也长雷公
菌。小时候，母亲喜欢到
山上寻找野菜，为家里人
改善生活。而我则喜欢做
跟屁虫，跟着去“帮忙”。
夜晚，下起了大雨，响起
了春雷。在煤油灯下补衣
服的母亲兴奋地说：“明
天可以去山上捡雷公屎
了。”第二天天一亮，母亲
就带着我来到后山。雨后
的山坡，满眼绿色。草是
绿的，树是绿的，麦苗绿
得仿佛会渗出绿汁来。雷
公菌到处都是，有的躺在
草丛，有的卧在树底，有
的趴在石头后面，东一
团，西一堆。母亲小心翼
翼地捡拾着，仿佛在绣
花。我则不然，伸开五指
就抓。母亲着急地喊：“爷
崽崽，你慢点抓，不要把
泥巴和草都抓了来。”我
哪里肯听，只当耳边风。
捡着捡着，我想起了一个
问题，问母亲：“妈妈，这
东西怎么叫雷公屎啊？”
母亲笑了笑，说：“它们是
天上的雷公老子屙的屎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又
软又滑，还脏兮兮的。

捡回的雷公菌，母亲
把它们放在水桶里，用井
水泡着。泡了一会，那些
原本“清瘦”的雷公菌“发
胖”了。母亲把浮在水面

的草屑捞出来，然后开始
洗雷公菌，洗了一阵，把
雷公菌捞出来，倒掉桶里
的水。我发现，桶底有很
多泥沙。母亲换了一桶
水，继续把雷公菌放水里
泡着，泡一会，又洗，洗完
又换水。如此折腾两三
回，水桶里的水清了，水
面再也看不到草屑了。做
午饭的时候，母亲又把淘
米水倒进桶里，让雷公菌
在淘米水里“泡澡”。母亲
说，用淘米水泡过的雷公
菌做菜，味道会更好。

洗干净雷公菌，母亲
开始大展厨艺。她从坛子
里拿出一个酸萝卜，切成
丝。等锅里的油热了，倒
进酸萝卜丝，快速地翻
炒。炒了一会，再倒进雷
公菌。然后放辣椒、盐、蒜
苗和味精，等到汁干了，
立马出锅。炒好的菜黑白
分明——白的是酸萝卜
丝，黑的是雷公菌。闻一
闻，有淡淡的酸味，还有
淡淡的清香。吃饭了，我
由于听母亲说过“它们是
天 上 的 雷 公 老 子 屙 的
屎”，开始不敢下筷。可看
到父母吃得津津有味，忍
不住夹了一点，慢慢放进
嘴里，轻轻一咬：脆的是
酸萝卜丝，酸中带甜，软
的是雷公菌，又滑嫩又鲜
美，太好吃了！于是，我的
筷子不停地伸向菜碗，像
鸡啄米。

除了酸萝卜炒雷公
菌，母亲还会做鸡蛋雷公
菌汤，那又是另一种鲜美
的味道。
（申云贵，邵东市作协会
员）

人间美味雷公菌
申云贵

◆六岭杂谈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老娘拄着
棍子，正在捡柴。我喊了一声：“娘，你的脚还
没好，怎么又去捡柴了？”娘也不回头看我一
下，说：“冬天快要到了，要柴烤火。”我始终没
有看到娘的正面像，她突然就不见了。我也醒
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琢磨着这个梦。

老娘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她的脚曾经
摔伤了两次。第一次是她73岁那年，挖药材
回来，在塘边洗脚，不小心踩翻了石头，滚
到了塘里，把脚踝骨摔伤了。我把她接到城
里治疗了一段时间。晚上，我对娘说：“小时
候您经常给我洗脚……现在我要给您老洗
脚。”娘说：“不要你洗，我自己洗。”我说：

“我从来都没有给您洗过脚，就让我尽一次
孝心吧！”娘说：“你是男人，不能给我洗脚，
还是我自己洗。”我说：“您怎么这么古板，
我是您儿子，怎么不能洗啊？”娘说：“老规
矩不能丢！”我又问她：“旧社会女人都裹
脚，你怎么没有裹啊？”娘说：“小时候你外
婆给我裹脚，用白布裹得好紧，痛得要死，
我死活不干。后来，你外婆就不要我裹了。”
我说：“裹脚也是老规矩，您怎么反抗呢？”
娘笑了笑，觉得有理，勉强答应了。

我倒了一盆洗脚水，帮她脱掉鞋子，老
娘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以前回家，老娘
总是忙这忙那，我也来去匆匆，很少仔细看
过老娘，只知道她牙齿脱光了，身体还好，
每餐还能吃一大碗饭。这次我仔细端详着
老娘，发现她头发白了，匀称的脸庞也消瘦
了许多，额头上布满了一道道皱纹，那干瘪
瘦小的脚，皮包着骨头打起皱来，脚踝红
肿。我试了一下水温，加了一点醋精，把她
的脚趾一个一个洗干净，把脚底的老皮削
掉，把脚趾甲修剪一下，再在脚背上搓搓，

然后用药膏在脚背和脚踝骨处按摩一阵。
娘感觉没有那么痛了，我的心也释然了许
多。就这样，我每天晚上给她洗脚按摩，一
个多月娘的脚才好。要不是老娘脚痛，我可
能一辈子也想不到要给她老人家洗脚。

第二次是她82岁那年，清早去开门，平
地摔断了髋骨，痛得浑身发抖，眼泪直流。我
们兄弟决定送她到邵阳正骨医院治疗。回家
修养时，也只能躺在床上。由于老娘养成了好
动的习惯，加之有点老年痴呆，总是想从床上
爬出来，我们劝她也不听。无奈之下，我砍了
三根南竹，用铁丝捆绑把床围起来。她还是往
外爬，我们只好轮流守着她。晚上，我端点水
把她的脚擦洗干净。她还不高兴地说：“我又
没下床，不要洗。”后来，她的脚好了，可痴呆
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我每次给她穿好袜子，
可她老是脱掉，藏在枕头下；要么只穿一只，
另一只到处丢；有时候又穿两双袜子。有一
次，我倒水给她洗脚，她也不脱袜子，直接把
脚放到水里。我也不生气，把她那湿漉漉的袜
子脱掉，我看着她笑，她也觉得好笑。

84岁那年，老娘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她的习惯也突然改变了。她把一
双鞋子放在床里面，排得整整齐齐。我把她
的鞋子放到床头柜上，可一转眼，她又拿到
床里面。我把她的袜子脱掉，她又偷偷穿
上，总是穿着袜子睡觉，我也觉得奇怪。现
在我才明白娘的良苦用心：鞋子放在床上

方便，可以随时拿得到，不要我帮她拿；穿
了袜子，脚就干净，也不要我帮她洗脚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到老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痴呆越
发严重了，连天天服侍她的儿子都不认识，
也不知道冷暖饥饿。有一次，我把她从床上
抱到椅子上，准备给她洗脚，帮她脱袜子
时，发现只穿了一只袜子。我问她：“娘，您
怎么只穿一只袜子，还有一只呢？”她不高
兴，把脚盆踩翻了。我只好又打点温水，把
她的脚洗干净。当我用毛巾帮她擦脚时，她
突然问我：“你是谁啊？怎么对我这么好！”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阵酸楚。想起小时
候，娘是那么年轻漂亮，贤惠能干，如今连
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我的眼泪不停地
流了出来，忍不住失声痛哭。她看到我哭
了，伸出手摸摸我的脸，帮我擦眼泪，像小
时候一样哄着我，要我别哭了。可我越哭越
伤心，她也流泪了。由于她躺在床上太久，
很少走动，血气不足，脚也弯曲了，脚趾甲
也变得又黄又厚，剪都很难剪掉，我只好换
一套大一点的指甲剪。每天晚上给娘洗脚
是我必做的功课，也成了习惯。

而今，老娘走了，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
洗脚了。而每当我自己洗脚的时候，有时会
突然想起给老娘洗脚的情景，总是有点伤
感。（尹乔松，邵东人，任职于冷水江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给 老 娘 洗 脚
尹乔松

◆岁月回眸

青山碧水新湖南青山碧水新湖南

霞 光

雷洪波 摄


